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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况在 世纪最后十年仍很明显 ，特别是工人运动仍然在衰退和处于守势 。 然

而 ，学界的这种悲观必须以另外的 、更为积极的趋势和力量所平衡 。 即使那些将其重点转

向性别和文化的加拿大史学家 ，
经常在其著述中非常认真地对待阶级关系 在加拿大土著

史学史中的一种长期存在的兴趣 ，
最近扩展到包括重要的 、创新的关于劳工和殖民主义的

研究成果 。 对
“

种族
”

和族群问题的学术考虑产生了
一些对非裔加拿大人和移民工人的新

研究 这些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加拿大工人阶级的认识 。 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继

续撰写女工的历史 包括移民劳工 、临时劳工和 国家政策对劳动妇女的影响等问题 。 最近

的一些政治发展 如 占领运动 ，将再次弓 起加拿大妇女劳工史中的一些年轻学者的兴趣
，
也

是可能的 。

译者 ： 刘 军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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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的历史学家们 ，
以及他们在美 国和 欧洲 的同事们 ， 直到最近都还在忽视人权

史 。 加拿大的学者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缺陷 ，从人权视角出发对少数

民族和种族、有组织的劳工 、法律 、社会激进主义和其他题 目进行研究 。 这些研究表明 ，

有组织的劳工和政治左派都处于加拿大权利革命的前沿 。 不应该低估这个历史的遗产 ：

例如 ，加拿大的人权法律体系是今天世界上最为复杂的 。 在加拿大关于劳工和人权的历

史编纂学中有三个重要特征 ，将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 、加拿大的权利文化以及人权法

律的动因 。

当加拿大在 年成立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利法案 。 直到 世纪 年

代 ，
在对战争期 间国家践踏人权行动的关注以及 年起草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的过程中 ，加

拿大人才开始讨论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 自 由问题 。 结果
，
在 世纪 年代

，
政治科学家

们和法律学家们产生了加拿大关于人权的第一批研究著作 。 但是他们的重点放在法律方

面 忽视了非国家的行为主体 。 其间 研究诸如温尼伯大罢工之类事件的社会历史学家们

往往忽视其中 的人权内涵 。

在 世纪 年代 历史学家们开始通过研究社会运动 、加拿大法律中的歧视以及争

取反歧视立法的斗争来编撰人权的社会史 。 研究同工同酬和反歧视立法起源的几篇文章

首先注意到了有组织劳工的作用 。 这些研究表明 没有劳工和左派的支持 法律是不可能

制定出来的 。 十年内
，

一些新的学者们开始将 目光投向劳工运动
一 包括共产党人和社

会民主政治组织
——向加拿大第一批公民 自 由组织提供资源 、人力 、影响和领导的方式 。

年 ，在加拿大已经明显出 现了
一个新的史学领域 。 那一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劳工律师

科恩 的传记 科恩在 世纪 年代和 年代因为愿意为某些不受人欢迎的



	

加拿大劳工史研究近况

少数派辩护
，
不让他们的基本 自 由受到国家的恐怖践踏而闻名 。

一

小群加拿大历史学家们

决心挑战法律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精英人物上的做法 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进

行了关于人权法律的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 。 在这个研究领域 ，

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基层动员

成为法律改革的中心 而关于权利的讨论则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运动或者改变了 旧 的社会

运动 。 人权立法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 ，而且这一趋势经常与犹

太人劳工委员会 即 由
一些强有力 的工会与加拿大犹太人大会

以及犹太国际服务组织
’

组成的联盟相关 。 犹太人

劳工委员会在加拿大各地都建立了分会 ，为争取通过反歧视立法而斗争 。 毫无疑问
，
它是

加拿大历史上最有效的全国性人权组织 。

在加拿大关于劳工和人权的历史编纂 中 居于主导地位的描述是
“

镇压和反抗
”

：对人

权的践踏导致了有组织的反抗 ，而有组织的反抗又接着导致了法律改革和 日 益增长的权利

意识 。 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最早支持对公民 自 由提供更多法律保护 的运动 。 考虑到它们

常常成为国家镇压的对象 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。 年
， 萨斯喀彻温省一个社会民主政

府通过 了这个国家的第一项权利法案 。 在魁北克 ，战后时期当地的宗教少数派和共产党人

的公民 自 由经常遭到侵犯 ，左派人士和组织处于大声疾呼地反对政府的人群前列 。 其间 ，

劳工运动的人数统计也发生了变化 。 过去 工会常常是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最有力的宣传

者 ；在 世纪 年代 ，
随着移民大量涌人扩大了工人队伍之后 ，工会就开始激烈宣传制订

反歧视立法了 。

当然 ，还有
一

些值得
一

提的发展 。 然而这些斗争也表明 了加拿大权利文化的局限性 。

世纪 年代 加拿大人主要是在英国传统的范畴内来定义权利的 ：诸如言论 、结社、集

会 、宗教 、出版 、法定诉讼程序和选举之类的基本 自 由 。 反歧视立法被限制在种族 、宗教和

族群歧视范围 内 。 性别歧视甚至到 年还没有被列入加拿大劳工大会 （

的议程 。 在劳工组织圈子内的性别歧视是非常流行的 工会有着长期忽视工

作场所的妇女问题的历史 。 甚至 世纪 年代最热心的人权宣传者们也常常对妇女受

到的歧视无动于衷 。 另外
，
除了少数例外 有组织的劳工在宪法性的权利法案方面只能提

出有限的 目标 。 魁北克的劳工领导人拒绝接受全国性的权利法案 而他们在讲英语的加拿

大地区的许多同事们也不相信经济或社会权利属于宪法范畴 。

权利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在 世纪 年代动员 了大量的新社会运动 。 它们成功地为

更加广泛的人权立法而斗争 ，
这些立法在包括性别 、残疾 、性取向和年龄在内 的非常广泛的

基础上 禁止就业 、服务和住所歧视 。 在许多方面 ，劳工立法是
一

种人权立法 ：
由 于在法庭

之外宣判 ，它能够接触到更多 的人群 ，而且 或 的原告所涉及的是就业方面的歧

视 。 工人们使用这些法律 通过挑战性骚扰 、不平等的报酬 、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和其他许多

现象来改变工作场所 。 另外 ，社会运动对于推动 、实施和改革人权立法的行动变得十分重

要 。 他们的激进主义改变了加拿大的权利文化 。 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 ，保护人们的

权利不受国家的践踏 ，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已经成为加拿大人权话语

的组成部分 。 但是劳工运动在人权运动这后
一个阶段中 的作用还是可以讨论的 。

一些历

史学家们认为 ，劳工运动将它对人权激进主义的领导推迟到下
一

次社会运动 。 例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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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，加拿大的大多数劳工组织 除 年在萨斯喀彻温省之外 并没有支持禁止以性取向

为基础的歧视 。 而且劳工组织没有参加 —

年举行的导致在宪法内加上
一项保护

性权利法案的全国的协商行动 。

即使如此
，
在 世纪 年代 劳工运动通常还是用人权的语言来表达劳工对从儿童

照料到工作时间方面的各种不满 。
一些加拿大历史学家们认为 ，工人 （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

工人 已经从适当的权利话语中获得了好处 ，
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权不能带来对社会有改

造作用 的变化 。

一些劳工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 ，致力于推进其成员人权的新社会运动缺乏

工人阶级用来挑战不平等根源的观念和经济力量 。 另外
一些人哀叹工人运动 已经偏离 了

用产业民主的话语来表达工人不满的轨道
，
而在过去正是这种产业民主的话语激起一代又

一

代工人们行动起来争取社会变革 。 产业民主的语言挑战了 厂主对工作场所的支配地位 ，

而相比之下
，
权利 的语言却由于它的个人主义性质 ，

不是提倡互利的集体主义 ，破坏了工会

的团结 。 其间 ，研究劳工法的历史学家们 已经指 出了人权法所存在的广泛问题 包括旷 日

持久和代价巨大的 以及有用阶级或性别中立的话语来研究系统性不平等的危险 。 加拿大

的法院也不喜欢将工人的集体行动视为人权 。 另一个讨论是关于经济 、社会和文化的权利

是否应该像政治和公民权利那样进行平等立法的问题 。 未来的研究也有可能涉及影响人

权政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。 最后
，
历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劳工 、人

权和移民政策之间的交叉领域
，
特别是关于移民工人的问题 。

无疑
，
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和有争议的研究领域 。 将在 年开馆的新的加拿大人

权博物馆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。 它将迫使许多加拿大

人思考其权利文化的历史和本质 。 考虑到劳工运动在促进人权方面的 中心地位 ，
以及人权

立法改变工作场所的重要作用 ，劳工历史学家们在探究加拿大权利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中

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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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们常常对国家的作用抱有强烈的兴趣 。 作为一个殖民定居

者组成的社会 加拿大政府在通过移民和定居 以及土地政策招募工人方面发挥了 中心作

用 。 而且 历史上加拿大政府也在支持私人资本 ，特别是在资源开发的发展方面以及在全

国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，
发挥了领导作用 。 因为与它的两个主要竞争者——美国和

英国
——相比 ，加拿大是

一

个较小也较弱的经济体 加拿大国家和公司领导人就密切合作

以创造出
一种有利于国 民经济建设和鼓励工业发展的环境 。 因此

，各派历史学家们都将国

家置于或接近置于他们研究的中心地位 。


